
搖晃的公車上，少年帶著耳機，沈默地聽著音量足以悄悄從耳機當中流出的搖滾樂。他低著頭

，雙眼盯著那小小的四方型螢幕，上面的毫不意外是最近幾天來鬧得沸沸揚揚的新聞。在這個

被音樂所祝福的城市裡，某處被黑色的音符所污染。 
 
關於黑色音符，少年並不是一無所知，不過知道的也不多。以他的了解，那個黑色音符只會在

不正常的時候出現，就顏色來猜測的話，應該是跟那個他所追求的白色音符是相反的存在。以

少年的角度來說他當然是不希望自己也成為產生出黑色音符的奏者，但無奈的是他沒有辦法

控制這一點。最近的練習和演奏，雖然狀況一如往常，好像沒什麼差別，但他的銀色音符卻比

以往的音符都還暗上了一些。 
 
這樣的轉變讓他不禁開始擔心，那些在新聞上出現的狀況會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。他暗自在

心中這樣想，然後在公車停下後急忙把手機收進口袋裡，背好他的吉他跳下公車。在這接下來

的路他很熟悉，第一次的時候是那個男人帶著他走，在那之後多數都是他自己走在這條路上。 
 
面對不知道打開了幾次的門扉，最近他開始有點害怕踏進這扇門之後的事情，更準確的來說

害怕面對會在這扇門後看見的人。不過這樣逃避下去也不是辦法，少年深深地吸了口氣後打

開了門，跟往常一樣笑著和其他人打招呼，然後往舞台的方向走。 
 
＊ 
 
聽見那人的腳步聲，宵下意識地關閉手機裡的相關報導。自從那場校園演出後，佐藤的吉他聲

沒有再失常過，穩定的表現對駐演工作而言固然是好事，然而那兩道在空中象徵精靈祝福的

挪塔，狀況卻算不上好，宵知道金色音符黯淡的必然，卻沒料到銀色樂譜亦漸漸失去光輝，然

而他無論是檢討或安慰都無從向對方開口，在他找到原因以前，只能將一切視為理所當然。 
 
姑且不論兩人能否奏出純白色的狄耶塔，那種千載難逢的奇蹟就算沒有發生，也不會是什麼

最壞的發展，直到音咲市內傳出黑色音符的目擊證詞，令人不禁聯想到兩人日漸失色的音符，

擔心著會不會也有變成那副模樣的一天。 
 
宵收拾著不安的表情，揉了揉眉心：「今天就早點結束演出吧？我有個地方想去。」這和誰的委

託不同，只是單純地滿足自己對新聞事件的好奇心，他甚至不確定目睹產生黑狄耶塔的現場，

能否就消除自己的隱憂，在眾多不定因素之下帶著少年直搗事件核心，或許只會徒增不安而

已。 
 
＊ 
 
「我、我也有想去的地方⋯⋯」少年這句話越說越小聲，說到後面聲音小到感覺就快要被呼吸聲

蓋過去了，說的時候也理所當然的完全不敢看向眼前的人。他垂在身旁的手握成了拳，指甲深

深地陷入了掌心。 
 
他並沒有立刻說要去哪裡，說實話在提出這個要求時他就有點後悔了。畢竟他還沒有忘記他

們之前一起出去幫市長找音樂盒時發生過什麼事，而這一次任性的請求同行，再加上目的地

比之前的不安定要素都還來得多，佐藤真的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到底妥不妥當。 
 
正如同平時正常的挪塔容易影響他人的感情，黑狄耶塔應該也有相同的作用，然而對於黑色

的音符他知道的事情甚少，曾經出現過黑色音符的空間會不會有負面情緒殘留進而影響到待



在那裡的人，只是聽錄音檔的話會不會也被黑色音符感染。就算是這樣，他也想去看看。就算

只是自我安慰也好，他想知道到底為什麼會產生出黑狄耶塔，然後告訴自己他不會走到那種

地步。 
 
佐藤鬆開了握緊的拳頭，做了一次深呼吸之後才用如同拼上生命一般的認真口氣說：「我想去

看看有黑狄耶塔產生的現場⋯⋯宵可以跟我一起去嗎？」 
 
＊ 
 
只見那人又皺起眉頭，雖然不比窮凶惡極的重大刑案，黑狄耶塔的產生除了在音咲市內掀起

不安的暗潮，被指稱將其演奏而出的音樂家組合也下落不明，使得事件的樣貌漸漸變成可怕

的傳聞，乍聽之下如此不顧情勢、不看狀況，這般神經大條的問句，宵絕對有充分的理由能讓

搭擋遠離麻煩：「佐藤你⋯⋯」反駁的話哽在喉間，他終究敵不過自己打算獨自前往的想法，還有

少年那單純卻不似輕率的眼神，宵輕輕嘆了口氣：「⋯⋯也罷，就一起去吧。」 
 
他們的演出只持續到黃昏，趁著晚餐時段的人潮還未湧現，宵便提早將舞台的燈按熄，以免兩

人出不了餐廳的大門。忙進廚房的杰納斯彷彿早有料想，讓艾莉卡把晚餐的可頌三明治和甜

點布丁在臨走前交給他們，往三鳥川的電車上或許能填些肚子，即使食物的份量硬是多了兩

份。 
 
儘管事發的布里頓宅邸已經低調地解除封鎖，夕陽餘暉仍使西洋建築染上一股生人勿近的詭

譎色彩，若不是前庭還有位打理環境的年輕女僕，屋內燈光晦暗的清冷模樣簡直與鬼屋無異。 
 
＊ 
 
看著眼前的建築，佐藤的表情變得有些微妙。看著那棟西式宅邸，他輕聲地吐出一句：「感覺上

不像是日本會有的建築物。」接著他開始四處張望，同時用手扯了扯宵的衣角問：「好像鬼屋⋯⋯

不過我們可以隨便進去嗎？」 
 
很顯然地，他在來之前並沒有思考到底能不能進入現場，如果不能正大光明的走進去的話該

怎麼辦。一想到這一點，他又有些消沈了下來：「好不容易到了⋯⋯」 
 
＊ 
 
宵瞥向衣料被輕扯的一端，對佐藤的後知後覺只是冷冷笑著：「哼、當然不能隨便打擾吧？」雖

然他也有相同的想法，但聽著佐藤面對西洋建築的語氣，已經不是那名第一次走向異國餐廳，

非得面對外國人而心生膽怯和逃避的少年了，便將視線轉回庭院中專注工作的女僕。 
 
「既然如此，被趕回去也一樣呢。」電鈴按鈕在他的指尖下滋滋地響，女僕抬頭望向鐵欄大門後

的兩人，便曳著裙襬匆匆走來。 
 
面貌年輕的女僕恭敬地行禮，便緩緩開口：「兩位客人午安，那個、少爺們現在⋯⋯還不在宅邸，

要拜訪的話⋯⋯今天不太方便。」語畢又將雙手覆在腹部再次行禮，似是準備送別，卻漸漸捏緊

了手背。那一口道地的日文讓宵在心裡砸了個嘴，女僕的表現卻顯得不太自然，游移的眼神更

像是顧忌著什麼，不斷瞄向夕陽下的宅邸。 
 



＊ 
 
拽著對方衣角的手並沒有放開，只不過被向前踏了一步的少年用身體擋住。佐藤眨了眨天藍

色的雙眼後對著那名女僕露出了笑容，跟剛才那個因為擔心不能進到現場的膽怯少年判若兩

人。 
 
「吶，這裡只有大姐姐妳一個人嗎？」少年做出了像是左右張望的動作，感覺上就是在看有沒

有其他的人在宅邸裡的樣子，接著他才繼續說：「我聽認識的人說現在打理宅邸的人很少，很

辛苦的，所以就想跟朋友一起來看看狀況。」 
 
說著說著，佐藤看了眼宵，然後視線中出現了那個餐廳的大叔貼心準備的食物，這才又看向了

女僕：「我們還有帶了點食物，不介意的話大姐姐要不要吃一些？」 
 
* 
 
女僕驚訝地微微瞠目，針對少爺們失蹤的採訪和搜查總讓他疲於應對，這是他從事件發生以

來第一次被關心，不僅是作為對外聯絡的僕人，還是至今還留在事發現場餘悸猶存的當事人。

他猶豫了一下才點了點頭，湊近欄杆小聲地說：「謝謝兩位⋯⋯其實、這麼說有損布里頓家的名

譽，但最近發生這種事，我其實⋯⋯覺得宅邸有點恐怖。」說著他語尾發顫得厲害，細緻的眉也

跟著皺了起來，一臉要哭出來似地。 
 
向來對人冷淡的宵本想著就此打道回府，看著少年敦親睦鄰的一幕，倒令人想起總是擅長笑

臉迎人、和藹可親的主廚大叔，塞給兩人裝著食物的紙袋還明顯多了兩份餐點，便順著佐藤的

話打開紙袋：「雖然只是三明治和焦糖布丁，緊張的時候就吃點東西放鬆一下吧。」 
 
「布丁⋯⋯不、咳咳、我是說，非常感謝你們的禮物，那就恭敬不如從命——」說溜嘴的彷彿只是

穿著圍裙的女子，他徐徐解開鐵製的門鎖，沒有馬上接過餐點，卻是站在門的一側，再度向兩

人行禮：「方便的話⋯⋯能容我為兩位泡杯茶嗎？如果少爺們在家的話，一定也會這麼希望的。」 
 
＊ 
 
「沒事的，大姐姐不用怕啦。雖然這個房子好像有點可怕，但是不會出現那種東西啦。」少年鬆

開了抓著男子衣角的手，自然而然地走進了門，看著就像是來到朋友家裡拜訪一般的自在。但

是他在一過了門後卻又停下了腳步，轉身面對他的搭檔。 
 
「喝個茶的話應該沒問題吧？」佐藤問著宵，然後後面又補上了一句，「說不定還能順便逛逛宅

邸。」當然，對他們來說後面那句話提到的事情才是他們來到這裡的目的，只不過少年很巧妙

地把那個目的包裝到了善意底下，不論那個善意到底是真是假。那雙藍色的眼盯著男子看，最

後少年露出了微笑並說：「走吧？」 
 
＊ 
 
這樣領在前頭的身影他不知道看過幾次，即使前方總是充滿了未知，能夠令人放下憂慮前行

的也總是佐藤的笑容，或許正是如此一步一步地跨過不可越的藩籬，回過神來才發現自己早

已深陷險地，男子回望的眉眼間閃過一絲苦澀，隨即回以悶哼似的輕笑，並步向少年身側。 
 



穿過似被斜陽燒紅的前庭，宅邸的門後如同隔絕屋外的一切，漆黑靜謐的大廳彷彿要將三人

吞沒，女僕摸索著牆面的開關，鵝黃色的水晶吊燈即使照亮室內，大理石地板亦是了無生氣地

輝映著冰冷的光，迴盪在空氣中的寒冷也使人感到毛骨悚然。 
 
「⋯⋯兩位不好意思，宅邸目前只有我一個人⋯⋯所以燈和壁爐很少全部開著。」女僕怯怯地說著，

沒有被光照亮的樓梯間依舊滲出黑暗，深怕會冒出什麼似地，只是盯著卻不敢靠近。 
 
「哼、說不定就是這樣才覺得恐怖呢。」宵踏上台階：「恕我冒昧，小姐如果怕黑的話，不如讓我

去開燈吧？」男子像是習慣黑暗的環境，毫無阻礙地一路走上樓梯。 
 
女僕見狀便提起裙擺，慌張地跑上漆黑的二樓：「先生！請、請稍等一下！這種事還是、還是由

我來吧！⋯⋯兩位就麻煩、請跟在我身後。」雖然看不見她委屈得快哭出來，發抖的話聲依舊藏

不住內心的恐懼。 
 
即使無人提起，年輕女僕像是為自己的膽怯辯駁，娓娓說出在宅邸工作的事：「二樓的書房和

主臥室，由於布里頓夫婦長年在國外工作，幾乎無人使用所以很乾淨，我也只在白天的時候進

去打掃灰塵。」她一面說著，終於在走廊牆面碰到電燈開關，小巧的壁燈一盞盞地照亮幾個房

門，見到燈光的表情似是放鬆了些，便繼續介紹著：「其他房間是儲物間、客人房⋯⋯和少爺們的

臥室。」說到這裡，女僕的目光又黯淡了下來。「⋯⋯偶爾會聽到他們在爭吵或發出很大的聲響，

但是他們還是會一起到一樓的琴房練習⋯⋯我以為只是他們太活潑，沒想到⋯⋯」 
 
＊ 
 
「唔，宵說話有點太狠了，大姐姐還特地幫我們帶路的說。」佐藤小小聲的對著那個讓女僕慌

張起來的人說，不過他的語氣當中到是聽不出責備的意思在內，只像是在提醒對方那個感覺

上有些冒失的人現在是在幫他們的事情。他一路上都放慢了步伐走在女僕的後面，偶爾稍微

停下腳步看看宅邸裡的狀況。 
 
「大姐姐，可以讓我們看看少爺們的房間和琴房嗎？」他看著走廊上的那些房門，然後對女僕

提出了要求：「據我所知，如果是要參加音咲祭的話，搭擋之間的感情要好才會比較有利。不過

少爺們竟然會吵架，感覺上還吵很兇，總覺得有點怪怪的。」 
 
＊ 
 
男子不以為意的冷哼了聲。宵只是瞧見女僕的神情，那即使有人陪伴亦無法安心的樣子，恐怕

會繼續逃避，便讓她為了阻止自己，不得不帶他們直往恐懼的來源，直到三人都踏上了二樓，

宵沒有繼續刁難女僕，而是靜靜地聽著。 
 
「啊、好的。之前也讓警方調查過了，兩位只是看看的話，我想是沒問題的。」女僕轉開門把，男

孩們房間像是被鏡像複製，以窗戶為界，無論是單人床、書桌椅、檯燈甚至是地毯，所有傢俱

都一模一樣地左右佈置著。「說起來我也覺得奇怪⋯⋯尤其布里頓少爺們是雙胞胎，默契和感情

應該很好——」 
 
宵一面在房間來回觀察兩邊桌上的書目，一面聽著女僕和佐藤的對話：「——自從布里頓夫婦

出差，少爺們就時常私下吵架。這位弟弟你剛才説的音咲祭，少爺們正是為了這個才沒日沒夜



的在琴房裡努力練習，雖然⋯⋯前陣子就沒看到指導他們的音樂教師了⋯⋯不知道是不是也發生

過不愉快？」 
 
左邊的檯燈有明顯被撞凹的痕跡，與房間右牆小塊的掉漆吻合，湛藍的眼神瞇細了點，心想大

概不只是普通的吵架。房間內的物品看似整齊地對稱，但不同於右邊是左邊的書桌上少了一

本日記，宵直覺地拉開抽屜，對比整潔的房間，層層交疊的五線譜紙反而不太自然，整疊掀開

後果然被找到有著陳舊封面的日記本，他悄悄地翻開—— 
 
第一頁工整的鋼筆筆跡，寫下蘭登・布里頓的名字；第二頁的文辭中洋溢著許久未見雙親的思

念；第三頁假想著全家四人一同參加音咲祭，對美麗音符的期望；第六頁的純真開始變調，意

有所指地抱怨大人們違反約定；第九頁換成圓珠筆，單純直白地批評弟弟的散漫；第十八頁的

字跡幾乎要畫破紙張，在忿忿不平的情緒字眼中責怪著弟弟和家庭教師；第三十二頁的字跡

繚亂，僅是發洩似地寫滿執筆者的憤怒，直到第六十四頁，蘭登只留下短短的一句話，宣告著

自己必勝的決心，此後的頁數便是漫漫空白。 
 
從文字中能夠窺見男孩對親情的渴望得不到回報，為了找出問題便變相地怪罪身邊的人，尤

其是似乎放棄在舞台上表現的弟弟。這樣扭曲的情感的確不得見光，宵便將日記本埋回五線

譜裡。「恐怕是真的不愉快，但是因為某種理由，他們什麼也沒說吧？」他喃喃的說著。 
 
正如女僕所說，同為雙胞胎的兄弟應該能和睦相處，或許是懷抱這種想法，才會在事與願違的

時候令人無法接受。 
 
＊ 
 
毫不意外的，佐藤並沒有注意到宵剛才翻閱的日記本，他只是看著房間有明顯的吵架痕跡陷

入了沈思。對少年來說，跟手足吵架這種事情是他難以想像的，更讓他無法接受的是竟然會吵

到摔東西的程度。還是說，是因為在把對方視為兄弟之前，將彼此視為搭擋才會發生這樣的爭

吵？想到這裡，他看了眼自己的搭擋，這時候在他腦中回放的是他最近和搭檔的相處，和那日

漸黯淡的音符。 
 
「我去琴房看看。」少年丟下了那麼一句之後便飛快地跑出了雙胞胎的房間，完全沒有理會還

待在裡面的兩個人。腳步聲在走廊上產生了回音，那種獨自一人的錯覺就如同他的影子般的

緊跟在他後面，就算他知道有人在不遠處的房間裡待著。他憑著記憶中女僕說的路來到了琴

房前面，什麼也沒想的就直接打開了門。 
 
映入眼簾的是一間再正常不過的琴房，看起來並沒有任何的異狀。在房間正中央的鋼琴也好

好地立在那邊，一旁書櫃的書櫃也被塞滿了各種琴譜。怎麼看都不會把這個琴房跟黑狄耶塔

扯在一起，除非在警方調查完之後女僕很盡責地把這房間給收拾乾淨了。 
 
什麼都沒剩下嗎。少年想著，然後眼角捕捉到了書櫃和牆壁之間的空隙。他走到了空隙前伸長

手，想盡辦法讓自己的手可以搆到最深處的地方，接著從指尖傳來了觸碰到某樣物體的感覺。

這讓他的身體變得僵硬，因為在像這樣的黑暗角落，如果有什麼生物在這裡居住的話都不奇

怪。好在那樣物體並沒有移動，而且他還可以感覺到那是個堅硬的物體，他才放心地想辦法從

空隙中把這個自己唯一的發現給挑出來。 
 



被佐藤從牆壁與書櫃的空隙中拿出來的是一台錄音機，並非他所用的那種卡夾式，而是更現

代一些的錄音機。他有些笨拙的操作著這台比較符合自己世代的機器，發現裡面其中一個檔

案被錄下的時間正是新聞上報導的事件發生的當天。 
 
「這個⋯⋯之後再來聽聽看吧。」少年小聲的說了一句，然後很順手的就把錄音機塞進了自己的

口袋裡，轉身打算要離開琴房。 
 
＊ 
 
「⋯⋯佐藤？」站在門外的是先一步抵達的男子，本應領在前頭的女僕則杵在遠處的樓梯口，面

有難色地著望著琴房。 
 
那時男子看見少年飛奔而去的背影，他急忙跟上的腳步被剎然止住，抓著他的女僕神色慌亂

地搖搖頭，那晚從琴房竄出漆黑的音符如夜，她腦海中揮之不去的旋律與人們接連消失的恐

懼更勝黑暗，少女內心的不安在眼匡裡滿盈，男子雖然無法確信琴房裡還有些什麼，但絕對是

無法獨自承受的事物。 
 
宵盯著正朝著門口的少年，直覺不像是正在搜索某物的方向，眼神便毫無忌諱地打量起佐藤，

最後凝在那藏進口袋裡的手，他皺起眉問：「那是什麼？」 
 
＊ 
 
被問到問題的時候，佐藤反射性地向後退了一步同時移開視線。他看著旁邊的地板，放在口袋

裡的手緊緊的握住了那個被藏在裡面的錄音機。 
 
「沒、沒什麼，就是在這裡撿到的東西而已。」少年如此回應，雖然他是這麼說，但是從表情就

可以看得出來那絕對不只是撿到的東西那麼單純。他其實並不是有意要隱瞞的，只是如此被

追問讓他下意識地認為自己做了什麼不該做的事情，進而導致他如同謊話一般的回應就這樣

脫口而出。在說了之後他也察覺到自己的話好像有些不妥當，卻只是用手摀住了嘴巴，沈默了

一兩秒之後才把手放下，小聲地繼續說下去：「是⋯⋯錄音機。」 
 
＊ 
 
佐藤再怎麼神經大條，應該也不會想做順手牽羊的事，何況是可能收錄了那段旋律的錄音機，

既是事件的開端，也是某種奇蹟的存證，少年大概也不會輕易銷毀。宵如此猜測著，湛藍的眼

神仍是盯著少年，儘管站在台上時，男子總能換上那副游刃有餘的表情，把嘲諷和刁難的時候

留在練習室裡，此時漸漸鬆開的眉間卻是流露幾分擔心：「⋯⋯如果你打算聽的話，我可以和你

一起聽嗎？」 
 
＊ 
 
「你、唔⋯⋯沒事。」少年才發出了一個音節，卻在看到對方的表情後就馬上把原本要說的話給吞

了回去。他從口袋裡面把錄音機拿了出來，遞到了宵的面前說：「又不是我的，你這樣問我，我

也不能說不可以啊。」 
 



錄音機靜靜的躺在他的手中，那隻拿著錄音機的手似乎完全沒有要播放音檔的意思。佐藤看

了眼手上的錄音機，然後開口：「宵想聽的話就播放吧，順帶一提我不推薦讓女僕的大姐姐聽，

雖然還沒聽過裡面是什麼呢，不過如果有什麼不妙的東西只會讓大姐姐更混亂而已。」 
 
＊ 
 
男子回頭，剛才跟在身後的女僕已失去蹤影，也許是經歷過警方類似的調查，令她熟練地迴避

到宅邸的其他地方。「這就不用擔心，那位女僕她現在大概聽不到了。」他淡淡地說著，不願與

布里頓少爺們的消失多做聯想。 
 
接過佐藤手上的錄音機，款式只比男子平時使用的型號稍舊一些，綠底黑字的屏幕顯示著事

件當天相同的預設檔名，他的拇指貼上播放鍵，眼神瞄向少年：「倒是佐藤⋯⋯」從一開始他就不

想讓佐藤接觸與事件相關的一切，就如所有他閉口不談的事，「如果是什麼不妙的東西，佐藤

你真的想知道嗎？」 
 
＊ 
 
「嗯，我想知道，因為那才是我來這裡的原因。」他倒是還沒忘記自己這裡的目的，再加上女僕

現在應該是聽不見他們的對話，所以他很乾脆的就這樣說了出來。「我的話是一定會聽啦，但

是就不知道宵會不會想聽，所以就交給你決定了。」 
 
「而且我覺得啊，聽了應該也不會有壞處吧。」 
 
＊ 
 
他相信佐藤的好奇心只是出於單純，就算自己在這時候阻止，不難保證少年不會二度來訪布

里頓宅邸，「希望如此，那麼——」男子說著，按下播放鍵。 
 
播放器雖然無法重現漆黑的音符，從音響內傳出的鋼琴聲急遽，男孩稚嫩的歌聲彷彿是被磅

礴驟雨無情打落的雛鳥，無法展翅的願望卻透過悲鳴，高亢的長音撕心裂肺地盤旋於腦海中，

錄音檔卻就此中斷，沒有更多時長能夠推敲這段演奏的後續。拿著播放器的那人怔在原地，像

是自己也唱出那段幾乎聲嘶力竭的高音，一個字也吐不出來的沈默中，宵勉強找回呼吸的節

奏。 
 
＊ 
 
即沒有黑色的音符出現，但是那琴聲以及歌聲彷彿化作了一雙看不見的手，穿透少年的胸膛，

把他的心臟緊握住。隨著音檔繼續進行，那雙無形的手施加的力道好像在漸漸變強了一樣，到

了最後的一秒，少年甚至是呼吸不過來。 
 
支撐他的力氣如同隨著音樂同時消失般，在音檔播放結束之後他立刻跪倒在地上，雖然終於

得以呼吸，但是呼吸的頻率急促，臉色也不是那麼好。因為不久前下意識的揪著自己的衣服，

胸前的部分留下了皺褶，但是他卻也沒有餘力去在意自己的儀容了。 
 
* 
 



從旋律中的悲愴回過神來，宵察覺搭擋的異狀便急忙低身，輕輕拍著少年的背：「還好嗎？佐

藤？」眉宇間除了擔心，罪惡感伴隨著後悔悄悄浮現，如果再考慮得仔細些，說不定就能防止

佐藤受到這種不必要的痛苦。 
 
男子的聲音輕如囈語，他甚至不清楚自己是用什麼表情說著：「果然⋯⋯還是別讓你知道比較

好。」 
 
＊ 
 
「⋯⋯那從一開始就那樣做不就好了。」佐藤的聲音跟往常相比，話語中的情感明顯的被壓抑著，

「從一開始就什麼都不說，保持好距離的話不就沒有問題了！」他的聲音從最初的壓抑，到後

面幾乎是用吼的，那些字語猶如尖刺一般扎進了他的心口。每吐出一個字，原本的煩悶不但沒

有減少反而增加。 
 
佐藤揮開了那隻輕拍著自己背的手，然後看向那隻手的主人。天藍色的眼中噙著的淚水不知

道是因為剛才無法呼吸的痛苦被逼出來的，還是無法控制瀕臨界線的情感讓淚水在眼框打

轉。少年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對著眼前的人繼續說：「不要讓我期待之後，又把我丟掉啊⋯⋯」少

年此時的聲音充滿了委屈，和些許的恐懼。原本只是濕潤的雙眼，到了這時候終究是超過了負

荷。淚水從眼角，順著他的臉龐滑下，最終滴落到地上。 
 
＊ 
 
男子愣愣地看著淚珠落下，像是觸摸到看不見的細小傷口，被少年推開的手懸了一會，最後頹

然收回身側，盯著佐藤的湛藍如夜，男子話聲消沈：「的確⋯⋯能保持好距離就好了。」在成為搭

擋之前，他們只不過是在同一個空間裡呼吸，沒有機會對話、歡笑甚至合奏，相隔遙遠的聽覺

中僅有自己的聲音獨特卻突兀，所以總是被小心翼翼地隱藏，直到他們聽見彼此。 
 
但是愈顯露心意，不知怎麼就愈害怕被發現，尤其是將自身情感包覆而出的挪塔，漸漸地無法

令對方聽見了。「只要我什麼都不說，這樣一來就能平穩的到音咲祭了吧？」即使有些清冷，男

子乾脆地坐在木板地上，指尖沾起掉落的淚水：「不過，看來什麼都不說也不行呢。」 
 
「⋯⋯那麼，佐藤願意聽嗎？」將濕潤的餘溫握進掌心，他無法想像比雨天更糟的氣候，更不願在

內心發布往後的天氣預報。「可能是不太愉快的事就是了。」 
 
＊ 
 
「你要跟我說嗎？」少年看著對方的眼中多了一份疑惑，就像是不太相信自己聽見了什麼一

樣。「明明一直以來都不說的⋯⋯」最後那句話聽起來倒是有幾分少年平日在鬧脾氣時會有的感

覺在，雖然他依舊是停不下眼淚，但至少還沒有到失去理智地大哭，導致聽不進去任何話。反

問對方的聲音還有些顫抖，就像是還在擔心什麼一樣。 
 
「你不會⋯⋯」說到一半，佐藤猶豫了一下要不要繼續說下去，接著才用帶著鼻音的聲音問：「不

會說完就要解除搭擋關係吧？」 
 
＊ 
 



「這才是我一直擔心的事⋯⋯」男子雙手交握，彷彿害怕被看穿眼底的不安，他眼簾半垂地看著

不斷落在木質地板的淚滴：「擔心你知道之後⋯⋯會討厭我、沒辦法繼續合奏或想解除搭擋關係

，這樣的話一切就白費功夫了。」成年的他已然忘記眼角濕潤的感覺，聲音低沈地像是浸滿雨

水。 
 
似是下定決心，他深吸一口氣，盡可能地保持語氣平緩地說：「其實、我⋯⋯很喜歡佐藤，不只是

佐藤演奏的吉他，也不只是普通的喜歡。這麼說你懂嗎？」掌心被他自己掐得失去知覺，即使

是把話說完的此時，男子依然不敢放鬆。 
 
＊ 
 
少年有些不解地眨了眨眼，眼淚在不知不覺中停了下來，剩下的只有輕輕地吸著鼻子的聲音。 
 
「我也很喜歡宵喔。」少年說：「這樣有什麼問題嗎？為什麼會覺得我會討厭你？」 
 
他看著宵交握在一起的雙手，思考了不到一秒鐘的時間後決定伸出自己的手，疊到了對方的

手上。「宵對我來說很重要，我怎麼會討厭你？」 
 
＊ 
 
男子淡淡地嘆了口氣：「那只是『宵』吧？」雖然溫暖得和平時一樣，他緩緩推開少年覆上來的

手，「你就不好奇問為什麼我要隱瞞本名？為什麼我那天在廣場找上你？為什麼知道樂團的

公演時間？吶、佐藤同學？」漸漸上揚的嘴角一如往常，男子毫無溫度地笑著少年的天真。 
 
輕咳兩聲後，男子的嗓音低平得能夠想像在教室裡迴盪的聲音：「為了你那遲鈍得比被踩到尾

巴的腕龍還慢的腦袋，我就順便公佈答案吧？」與前幾分鐘的話相比，他的語氣輕鬆，如同在

課堂上嘲諷學生。「我曾經在走廊收過一個貝斯手學生的演出門票，對那時的演出有點印象。

過了幾天，我在廣場上遇到背著樂器的佐藤同學，但是礙於校方合約，我不能透露駐唱和歌者

身份的事，所以相反地，我只好試著隱瞞自己的教師身份⋯⋯也沒想到佐藤完全沒拆穿呢。」 
 
「然後、雖然早了一點，我還是和校方違約了。」他伸手撫向少年的臉：「我的名字是風見十四，

不只是在你面前唱歌，又喜歡上學生的佐藤⋯⋯真是令人頭痛啊。」指尖只是輕輕抹去淚痕，「⋯⋯

又同樣是男人，怎麼樣都不會被允許的吧？」說完，便收回冷涼的手。 
 
＊ 
 
「⋯⋯誒？」聽完男子的話，少年只能發出一個音節的疑惑聲，接下來也只是張著嘴，卻一句話也

說不出。他的表情明顯地透露出了困惑，一下子吸收了太多新資訊讓他的腦袋有些運轉不過

來。等到終於能夠說出話時，他卻是又冒出了一連串不知所云的問題：「那之前，我那個英語作

業，還有我說到跟老師有關的事情⋯⋯啊，不是，重點不是那個，那我以後要改口叫你老師嗎？

唔，這好像也不是重點⋯⋯」 
 
少年皺起了眉頭，想辦法要從剛剛那一堆新情報當中找出讓他最在意的事情，那苦惱的樣子

完全就是在面對試題時會露出的表情。經過了幾秒的苦戰，他終於露出了那種想出正確解答

時，恍然大悟的樣子，「那個、喜歡是指⋯⋯？」 
 



＊ 
 
看著少年腦袋當機的過程，男子笑得苦澀：「哼、還不懂嗎？」他分不清楚佐藤到底是真傻還是

裝傻，至少不像是討厭的反應。幾年前亦是如此，直到對方終於理解的時候，才發現與自己的

情感不對稱之處，一切才像是從夢裡醒過來，年少的他便將發光的音符藏回胸腔內。 
 
儘管胸口有些刺痛，嗓音依然低沈平穩：「就是之前說過的，失戀之前的感覺。」男子像是早有

心理準備，才能保持泰然自若的神情，面對再次上映的結局。 
 
＊ 
 
「咦？但是⋯⋯啊，等、等等⋯⋯」聽著男子的話，少年又陷入了慌亂之中，一層淡淡的紅色浮現在

他的臉頰。他用雙手遮住了自己的臉，但是從指縫間還是能看到那抹天藍色正看著宵的樣子。

少年維持著這樣的動作，在偷看對方的同時說了一句：「太好了⋯⋯還以為被討厭了。」 
 
少年遮住了臉的手慢慢的往下滑，露出了稍微有些紅腫的雙眼，從那雙眼中也看不見任何的

厭惡情緒，反而像剛下過雨的天空，格外清澈。少年盯著對方看了一會之後卻又移開了視線，

小聲地補上一句：「我、我大概也是喜歡宵的⋯⋯」 
 
＊ 
 
「是啊，佐藤討厭的話⋯⋯嗯？」好像哪裡不太一樣。像是察覺樂曲中的失誤，宵抬眼看向少年，

卻見到虛掩的指縫中那雙眼神清澈，他知道少年口中喜歡與幾分鐘前的差異，重複放映的泛

黃片段被截斷，腦海裡呈現短暫的空白，雨過天晴的藍成為此刻唯一的畫面。 
 
過了半晌，宵才意識到時間的流動，眼裡的詫異化為一笑，他看似要從冷涼的地面起身，卻將

手伏在木質地板，傾至佐藤的側臉：「只是大概的話，那就更喜歡我一點吧？」語畢便曳著深色

衣襬直起身，露出惡作劇的笑。 
 
＊ 
 
這下讓少年又愣在原地了，原本只是淡紅色的臉變得通紅。腦袋一當機就又說不出話來的少

年只是看著那個露出笑容的人，然後久違的發出了奇妙的亂叫聲，接著又手忙腳亂地跑到了

鋼琴後面躲起來，只露出一顆頭看著對方。 
 
「犯、犯規⋯⋯」從少年的方向傳來微弱的抗議聲，但是那個抗議聲的主人滿臉通紅的樣子讓這

一聲抗議顯得十分無力，「你那樣，我會，那個、那個⋯⋯心、心臟停止的！」 
 
＊ 
 
「沒問題的。為了應付學生的緊急狀況，心肺復甦術或人工呼吸我可是有好好受訓過呢。」宵走

向少年躲著的鋼琴，比起椅子、貝斯或吉他，這個遮蔽物總算能好好掩護佐藤的身軀，光滑的

鏡面僅映著紅透的臉，讓男子的笑顯得毫無良知，彷彿少年即使在下一刻昏倒在地，他也能游

刃有餘地善後。 
 



「除此之外，我什麼也不會做，所以儘管放心吧。」他向少年伸出手。在陌生的宅邸中，男子如

他所想的失去了維持多年的事物，卻像是重新找到想要維持的事物：「至少還能在佐藤面前唱

歌呢。其他的事⋯⋯等你好好想清楚之後再說吧？」難得的一絲溫柔從他的眼角流露，低沈的聲

音在室內迴盪，令人感到些許距離，卻不甚遙遠。 
 
＊ 
 
佐藤伸出手拉住了向著自己伸出的手，順勢站了起來，卻遲遲沒有放開對方的手。他歪著頭稍

微思考了一下之後，抓起對方的手，把對方的手放到了自己的頭上，還左右晃了晃對方的手，

像是在拿宵的手給自己摸頭一樣。「這個是，上次在學校表演時宵一下台就跑掉的補償。」佐藤

如此解釋，接著才放開了宵的手。 
 
他站在宵的面前，小心翼翼地扯了下宵的衣服，輕聲的問了一句：「那以後還可以叫你宵嗎？

還是要改口叫別的⋯⋯？」 
 
＊ 
 
男子愣愣地任由自己的手掌被放到那頭棕髮上，聽見佐藤的話，倒是多搓揉了幾下那柔軟的

髮絲，連帶他心灰意冷得幾近失戀的幾天也補償回來。 
 
「這個嘛⋯⋯選你喜歡的就行了。」他一面說著，一面細細整理少年頭頂過分的混亂，突然想起什

麼似地發出短音：「啊、不過在學校還是請叫我風見老師囉，佐藤同學。」 
 
＊ 
 
「唔、我就算不聰明也還沒有到搞不清楚場合的程度啦。」佐藤小聲地反駁著，雖然以他那粗心

的性格來說的話很有可能哪天會不小心搞錯場合叫錯名字，但他有時候也有意外細心的一面

，看來只能期待在學校時他不會忘記那個細心了。「那還是繼續喊宵好了，比較順口，在校外

叫風見老師好奇怪⋯⋯啊、」他說到這像是想到了什麼，然後抬眼望向對方的雙眼，露出天真無

辜的笑容，「還是宵想要我叫你，那個⋯⋯十四、先生？」 
 
＊ 
 
正要抬起離開琴房的腳步突然踉蹌了一下，宵側著身子的表情微妙地扭曲，似是憋著笑意卻

沒能忍住：「那算什麼？敬稱和名字選一個啦。」即使彆扭得哭笑不得，久違地聽見自己的名字

心裡卻格外高興，也許又是壞心地笑著佐藤的傻氣，或是被喜歡的人叫著而感到一絲悸動的

緣故。 
 
＊ 
 
「只叫名字好像有點不好意思嘛。」佐藤露出了傻笑說：「還沒有做好心理準備，嗯嗯。在那之

前還是繼續喊宵好了。」 
 
少年踏著輕快的腳步往前走，口中還唸著類似「肚子餓了」之類，跟現狀毫無關係的話，不過才

走到了琴房門口就停下了腳步，低著頭問了句：「那個……手、可以牽著嗎？」 
 



＊ 
 
宵只是伸手過去，拾起佐藤垂在身側的手：「三鳥川這附近沒什麼路燈，等會走路不小心會跌

倒的吧？」像是為佐藤開脫，實則緊握少年溫暖的掌心，兩人步出冰冷的琴房，只見早些時候

招待他們的女僕已站在半敞的宅邸大門旁，似是知道來人正要離去，她微微欠身道：「今晚非

常抱歉，有諸多招待不周之處還請兩位見諒。」女僕的嗓音平穩，最初不安而慌亂的模樣彷彿

被一掃而空，甚至綻開了靦腆的笑容：「雖然這麼說已無濟於事，如果布里頓少爺們，也能如此

坦誠相待就好了。」 
 
＊ 
 
「如果是這樣的話⋯⋯嗯？『也』？」少年發出了今天不知道第幾個的困惑聲，下一秒卻好像是理

解了女僕話中的意思，握著宵的手也因為緊張所以不自覺得加大了力道。大概是沒有預料到

他們的談話會被聽見，少年的眼中充滿了混亂，他在男子和女僕之間不斷轉換著視線，最後甚

至是破音的喊了一句「對不起打擾了」就拉著宵往大門的方向跑。 
 
在他的記憶當中，像這樣拉著人跑並不是第一次，但比起那一次經驗，今天的明顯好上許多。

從掌心傳來的溫度，還有他臉頰上遲遲沒有退去的熱度，這些對他來說，卻都是有著特殊含義

的第一次。 
 
＊ 


